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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中的八大寇 蔣介石送他一座山         永遠的大頭目：馬智禮 
【文／張躍贏 新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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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壯年時期之馬智禮頭目身著全套雲豹頭目裝。﹝新新聞提供﹞ 


約兩百五十年前，雄据中央山脈的布農族與居住在台東平原的卑南族，因爭奪延平鹿野高台獵場，展開了大約一百六十年～一百八十年的馘首戰役；直到一九三九年，才由卑南族大頭目馬智禮﹝一八八七－一九六六﹞出面化解，他是位祇具漢族血統的大頭目，以智慧和真誠化解了不共戴天的世仇，雙方歃血為盟互結金蘭，願世代子孫互稱兄弟，永遠不把刀口指向對方。 
馬智禮早年出入叢林狩獵及馘首，身手敏捷一身是膽，一生共獵得雲豹十三隻、黑熊、水鹿、山豬無數，可謂戰功彪炳，連號稱中央山脈之王的布農族勇士都甘拜其威名。馬智禮精通日語、河洛語、卑南族、阿美族、布農族、排灣族及魯凱族語言，其折衝樽俎、公正無礙深獲肯定。 

在一九三五年之前，日本政府都默許馬智禮所屬部族，由花蓮富里收租至初鹿，在當時台灣東南半壁的原住民社群中，馬智禮是一位聲名遠播、號令如山、一言九鼎的大頭目。在台灣原住民社群

 HYPERLINK "http://www.contentinside.net/redirkey.aspx?wid=1&kw=%u6B77%u53F2" \o "搜尋這個關鍵字的相關內容" \t "_blank" 歷史中，他更是位永遠令人尊敬懷念的大頭目。 

六十年前發生的二二八事變蔓延至台東時，馬智禮臨危授命指揮卑、布兩族族人，保護官派縣長謝真及外省人約兩百多人於初鹿後山，和平化解一場流血的省籍衝突，事後卻遭軍統局誣指為二二八事變的「八大寇」之一﹝謝雪紅居首，馬智禮第五，罪名是「擁兵自重」﹞，最後蔣中正卻又予以召見，並將保護謝真等人的初鹿後山兩百四十甲土地，撥贈馬智禮，並取名馬智禮山，以誌紀念。 

事變已過去一甲子，今年也是馬智禮一百二十歲冥壽，導演虞戡平、民歌手胡德夫、布農族牧師白光勝等，將籌備成立「馬智禮和平基金會」，舉辦相關之研討會、紀念

 HYPERLINK "http://www.contentinside.net/redirkey.aspx?wid=1&kw=%u97F3%u6A02" \o "搜尋這個關鍵字的相關內容" \t "_blank" 音樂會等，希望馬智禮化解族群世仇及二二八省籍衝突的和平事蹟，能給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民有所啟示，用馬智禮的智慧跨越族群的鴻溝、兩岸的仇視。畢竟和平是至高無價的，但不能坐視等待，需要包容和善意的行動。二○○七年，讓馬智禮的故事，重新把和平的火炬點燃，給台灣光明，給土地溫暖，給人民希望。 

楔子 

西元一八九○年﹝光緒十六年﹞秋末某夜，福建省閩南靠海的朱家莊，爆發了一場令人驚駭的報復性滅族大屠殺，整個朱家莊陷入一片血海，哀嚎危急中，四十幾歲的幫會領袖朱來盛，倉惶中僅能搶抱身旁四歲稚子，漏夜狂奔廈門，搭船逃往澎湖。 

這是一場計畫縝密的報復仇殺，朱來盛心裡有數，這累世的冤仇因果，對方必定會追趕殺絕，澎湖下船後，雖然暫時擺脫仇家追殺，但也茫然如喪家之犬，未帶細軟逃難，朱來盛已阮囊羞澀，望著朱家倖存香火的稚子，心中無限淒涼，何處才是安身寄命所在？靠著打工換餐及行乞，朱來盛父子輾轉經高雄，歷經艱辛，終於次年初逃抵台灣後山──台東直隸州，暫時落腳於卑南族呂家望﹝利嘉﹞部落。 

兩年後，朱來盛與該社女子杜哇那行入贅婚，正式「歸化」為卑南族，也為稚子取了卑南族名字mateli﹝台灣光復則譯名為馬智禮﹞，朱氏父子總算苟全性命於蕃邦。 

寄予人生厚望
清帝割台，明漢餘緒復國夢碎 

甲午戰爭清廷戰敗，一八九五年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給日本，清廷於五月十六日發出渡海通電給台灣巡撫唐景崧，但遠在後山的台東直隸州知州胡傳﹝字鐵花，胡適的父親﹞，竟在一個月後才接到電令，電文指示留去任行。十幾日後胡傳離東，留下由後山統領袁錫中、副統領劉德杓負嵎頑抗。 

日軍五月由澳底登台，十月抵台南安平，自稱已「全島壓制」成功接收。事實上，日軍到一八九六年五月才登陸台東，在阿美族、卑南族義勇軍的協助下，才將劉德杓餘部趕向玉里、南投流竄，日本正式統治台東。 

清軍撤走改朝換代，朱來盛的明漢餘緒也夢碎了！故國已遠家仇罔報，朱來盛已是亡國之民！仰望蕃邦明月，悲嘆命運作弄，父子竟然要在蕃社延續香火？為了朱家命脈，朱來盛將十歲的馬智禮，付託給初鹿社長老「魯豹」收養，決心讓馬智禮接受卑南族斯巴達式的教育，藉此斷絕仇家的追殺，私下則以河洛語教授漢文，將人生的希望寄託於馬智禮。

優秀青年，二十八歲即任頭目 

未久，馬智禮進入卑南社的「台東縣國語傳習所卑南分校」接受日式教育，畢業後考入台東廳警務課擔任通譯，並接受簡易警察訓練教育，比照巡查補俸給，派任里﹝土龍﹞支廳﹝關山﹞應事。由於馬智禮天資聰穎，極具語言天分，日語、河洛語、卑南族及阿美族語通達，也學通布農族及排灣族、魯凱族語，是當時的優秀青年。此時日本政府大力開發東部，因此，馬智禮也承攬了鐵路及移民村工程，也養牛置產，累積不少財富。 

為了防禦及對布農族出草，馬智禮不僅每役身先士卒屢建戰功，也獵得不少隻雲豹，由於練就百發百中的神槍手技術，讓卑南族人刮目相看。二十四歲時，他與初鹿社頭目hung huan的女兒莎莉奈結婚，並在一九一五年二十八歲時被推舉擔任初鹿社頭目，接替岳父的頭目地位，並辭去警察工作，專心領導族內事務。 

全心融入，實施斯巴達式教育 

不具卑南族血統的漢裔馬智禮頭目，因自幼生長於卑南族社會，全心融入文化生活之中，比卑南族人更像卑南族人，因此，族人從來沒有質疑他的血統，認定馬智禮就是卑南族的頭目。這是卑南族的首例，如卑南社第二十二代頭目姑仔老的父親林貴是漢人鄭尚長子，至少已具二分之一的血統。這是多麼傳奇的命運安排。初鹿社是卑南八社中最西北的部落，負有看守鹿野高台獵場，抵擋布農族馘首入侵的責任，也是布農族眼中最凶悍的卑南族社群。 

初鹿是台東平原進入花東縱谷的必經孔道，日人稱為「縱谷通孔」，部落就坐落在中央山脈山麓與初鹿高台之中，以北絲鬮溪與花東縱谷相望，扼有地理位置天險。由於有高山屏障，在二次大戰末期，日人為躲避美軍的轟炸，曾將台東廳遷至初鹿辦公，有台東陪都重慶之稱。 

此處又是花東鐵、公路交會之處，不僅是兵家必爭，也是商旅交易繁忙的小鎮，日本政府在部落內設有四百床的野戰軍醫院，駐紮有營級部隊、砲兵隊和馬隊；甚至光復初期，國民政府還置機槍連在此，由此可知初鹿社地理、歷史位置的重要性。馬智禮繼承初鹿社頭目地位，更成為日本政府倚重的蕃社頭目。 

卑南族是台灣原住民族群中，唯一實施斯巴達嚴格教育的族群，組織結構嚴密，服從領導階級義務分明，向來是一支處於備戰狀態中的族群。 

卑南族八社占有台東平原的一大半，東與阿美族為鄰，南隔知本溪與排灣族為界，西南則與魯凱族相望，西北部隔射馬干、卑南主山與布農族內本鹿群社隔山對抗。 

由於卑南溪與布農族人的自然獵場領域重疊，其中又以鹿野台地獵場的爭奪最為嚴重，兩族間為了獵場進行了一百六十幾年的馘首殺戮，從未停止也不共戴天。其中初鹿社首當其衝，馬智禮頭目當然就必須承續這個原罪。某年，布農族人入侵到初鹿社「白來浪」部落，一夜間割去十幾個人頭；幾日後，馬智禮就率族人前往內本鹿清水社砍回人頭，並放火燒盡屋舍。 

爭取利益，位居理蕃政策中樞 

布農族是日據時代最後歸順的生蕃，但卑南族和阿美族在日軍尚未登陸前，就透過恆春廳表達歸順的熟蕃，這是卑南、阿美兩族早與外來政權接觸往來後，瞭解毋需在外來統治者的槍炮下做無謂的犧牲，清治、日據、國民政府時期都是如此。 

在日據時代台東廳頒布的「有關台東廳槍械彈藥供應管理辦法」中，明白指出卑南族為對抗高山生蕃可以擁有槍械，並隨時供應彈藥，阿美族則視情況補充彈藥；排灣族則視歸化社群彈性供應，但不准擁有武器。這是日本政府理蕃政府中「以夷制夷」的手段，用卑南族牽制布農族。馬智禮明白卑南族在理蕃政策中的棋子地位，也明白在面對統治者與世仇布農族，如何尋求三角關係的平衡點，爭取卑南族的最大利益。 

由於卑南族與日本政府之間的相互為用，雖然日本政府在一九○五年就明令他社不用向卑南、阿美族進貢，但對馬智禮則是默許。在一九三五年之前，馬智禮收租﹝貢﹞的範圍，由北達花蓮富里，南抵初鹿。 

馬智禮一生共獵得十三隻雲豹，無數隻黑熊、水鹿、山豬。他生前表示，他都是隻身攜槍彈並帶二、三十頭獵狗入山獵豹，雲豹會爬樹，因此祇要發現雲豹蹤跡，他即選擇高樹上，任獵狗追趕至樹下，再趁雲豹爬樹之際就開槍擊斃。 

馬智禮三十五歲那年，他將自己獵獲的十三隻雲豹牙﹝上、下顎﹞及他族進貢共五十三隻﹝雲豹﹞牙齒，責由魯凱族編製成頭目冠，冠頂裝上老鷹羽毛，並以雲豹皮製成頭目袍。這是空前絕後且獨一無二最具威嚴的原住民「頭目戎裝」，據瞭解，白崇禧在台北賓館接見，以及蔣介石在總統府「招安」時，馬智禮就是以這副頭目戎裝赴會的﹝去年這頂頭目冠首度在南投中興新村國立台灣文獻館展出﹞。 

黑太陽布農族
頑強抵抗，大關山事件後歸順 

日本據台殖民至一九○五年間，尚有武裝抗暴事件，因此理蕃政策是持懷柔及圍堵的方式，全島各地修築隘勇線防阻生蕃，並設隘寮管制交易，而後五年五期的理蕃政策雖有斬獲，唯有對盤據在中央山脈的布農族則是不堪其擾難以馴服。對台灣總督府而言，中央山脈未歸化區有如日本國旗上的黑太陽，是殖民政權無法有效統治的地區﹝在一九三三年之前﹞，是日人難以忍受，最後勢必以武力解決的地區。 

在一九三○年之前，由鹿野高台至里﹝土龍﹞支廳的花東縱谷上，尚無布農族部落遷居，海岸山脈上則有阿美族聚落，布農族人仍在大關山及內本鹿等深山盤據，現今縱谷的布農族部落，都是在一九三二年「大關山事件」後才被強迫「集團移住」逐步形成的。 

日本政府經過懷柔、五年五期理蕃政策唯有對布農族效果不彰，在一九二六年完成關山至內本鹿戰備道，一九三○年關山戰備道也全線竣工，沿線設置了十三個駐在所，三個官吏出張所及兩座砲台﹝日俄戰爭的戰利品﹞；當時台東廳警務課全縣警員編制員額為九百一十九名，但部署在里﹝土龍﹞支廳的警力多達四百七十六名，支廳的警力多達四百七十六名，超過全縣一半。 

但雄據大關山、內本鹿的布農族社群，在大頭目拉瑪他星星的領導下，仍不為所動，並常有惡言惡行相向，尤其日方不斷進行大砲的試射演習，布農族極為忿怒視為威嚇挑釁的故意態度，更不願意下山歸順。 

一九三○年十月二十七日爆發了南投霧社事件，由泰雅族荷歌社皮荷、沙頗及馬黑波社莫那‧魯道領導的抗暴行動，在日方使用機槍、大砲、毒氣及大批軍警鎮壓下，歷時兩個月結束，死傷慘烈，尤其使用毒氣的惡毒手段，受到本島與日本、國際的譴責。 

日本政府在霧社事件的惡毒鎮壓手段，也未能撼動東部布農族人，於是在一九三二年九月發生了襲警奪槍的「大關山事件」，台東廳警務課長淺野義雄決定以強勢做為對付，以大砲、機槍強力鎮壓；十二月在下馬谷至坑道社途中逮捕了布農族大頭目拉瑪他星星父子等兇嫌，次年予以槍斃，此事件造成一百一十二人死亡，但也讓日本統治勢力進逼到大崙溪中游，讓日本政府有效統治勢力全島完成，布農族人也被逼下山歸順，被迫離開他們遠古以來的傳統領域。 

實踐和平使命
長治久安，集體移往應付變局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台灣總督府頒布「全台灣高砂族於集體移住十年計畫」，挾著平定大關山事件的威勢，將里﹝土龍﹞支廳相關的二十七戶、相關的二十七戶、兩百多人強制分置在崁頂、武陵、永康、桃源、紅葉及巒山。台東廳長大盤誠三及警務課淺野義雄等官員，則要求馬智禮出面協助，並希望卑南族及布農族人不要發生衝突，結束馘首世仇。 

身為卑南族總頭目的馬智禮備受壓力，明知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雙方背負著一百六十餘年族群世仇，這個藩籬深淵簡直比大海還深，尤其是與內本鹿布農族各社群的互信基礎根本不存在，雙方都不可能先行打開心結，又何來和解？尤其布農族人相當不守承諾，日本政府曾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二年分別在大南分駐所、台東廳召開和解會議，雙方都同意不再互相馘首，但布農族人都一再違反約定！馬智禮頭目陷入空前的領導難局中。 

一九三四年九月二日總督府以治安維護，下令停止議會設置請願活動，停止文化協會，農民組合及政黨活動，這個命令透露出日本全面向中國宣戰，並以台灣為基地展開「南進」政策的訊息，雖然當年總督府宣布台灣實施「台灣制」、「台灣各街庄制」協議員選舉，其實這是敷衍台灣人的寡頭選舉。 

馬智禮於是和摯友卑南族南志信醫師﹝原住民第一位醫生﹞密商對策，兩人認為總督府集體移住政策勢必徹底執行，在日本全面開戰之前會要求落實，卑南族和布農族的世仇大和解也勢必要面對。同時布農族頭目拉瑪他星星父子已被槍決，布農族群龍無首，又被強迫移住形同被軟禁，至於卑南族內部也是「族情不安」，因為要與世仇布農族毗鄰而居，豈能安枕？ 

南、馬會談多次後，馬智禮擬訂一項「安內攘外」計畫。某日馬智禮召集初鹿社長老，慎重表示為了初鹿社人的長治久安，他決定將初鹿社集體移住，並已向總督府爭取了恆春地區的土地，希望遠離布農族，展開新的集團移住計畫。 

果如所料，初鹿社長老強烈反彈，認為此舉是向布農族示弱，更對不起卑南族列祖列宗，世仇不報豈能遷移。初鹿社長老乃向其他七社頭目求援，希望制止馬智禮這項有失族格的決定，因為初鹿社遷移恆春，形同整個卑南族社群門戶洞開，卑南族群命運危矣！ 

馬智禮見各社頭目群情激憤，他心裡明白時機已經成熟了，他向族人愷切表白：初鹿社長久以來強悍地阻擋布農族的出草，不害怕也不退怯，假若初鹿社在前線對抗布農族，卻有其他社的族人暗中放走布農族人，這樣如何教初鹿社人挺住前線防備？馬智禮鏗鏘的講話，不怒而威的神情，震懾各社頭目，有人慚愧噤聲不敢直視，因此他要各社整肅門風，將刀槍擦亮，共同應付未來的變局！ 

謀求和平，禁止馘首共享獵場 

安內計畫達成後，馬智禮決定展開攘外的行動，進行艱鉅的「和平」之旅。他向台東廳警務課、理蕃課表明將深入布農族各社群，進行和解及規勸歸順之旅，希望日方不要再有激怒布農族的舉動，並善待已歸順的布農族人。 

接著馬智禮拜訪在布農族的通事們，分析日本政府強勢理蕃的政策，邀請通事們協助處理，不要讓布農族人做無謂的抗爭和犧牲。他表示將把鹿野高台的獵場領域讓出給布農族人居住，雙方以後共享獵場謀求和平共存。通事們對馬智禮壯士斷腕的誠心感動，都一致表示敬佩和支持。 

馬智禮同時下令族人，今後不得再殺布農族人，並教導族人進行「布袋戰術」，也就是在獵場上以布袋方式包圍，祇要布農族人放下武器就予釋放，並要對方帶話回去，說明卑南族人不再殺布農族人，要與布農族人共享獵場和平共存。 

在兩、三年間，布農族感受到卑南族確實已改變了態度，而馬智禮率同族內青年前往大關山、能高山及內本鹿各布農族社群，他用布農族語及日語向各社群溝通，指出過去雙方的馘首都是過去的錯，現在馘首也被禁止了，他向布農族提出兩大保證：一、 卑南族絕對不會有任何報復行為。第二、他同意將鹿野高台獵場給布農族居住，雙方共享獵場。隨後馬智禮送上食鹽、布匹給對方，以示其誠意。二、 初期，布農族人仍然懷疑這是卑南族串通日本人的陰謀，但在通事居間協助，加上馬智禮重承諾的威名，終於陸續下山歸順接受集體移住安排。 

據統計從一九三二至四○年間，布農族接受移住的社群共有三百一十一戶、兩千零五十二人之多，而台東廳方面則同時展開農事、衛生、教育等設施與輔導，日本政府對馬智禮不畏不懼深入敵營，以及釋出傳統獵場領域謀求和平的豁達肚量，給予高度肯定。 

智慧成就，結束世仇稱兄道弟 

為了讓卑、布兩族的心結芥蒂徹底化解，真正謀求永久的和平，他決定與遷移到紅葉部落布農族中輩分甚高的巴卡岸社頭目拉扶‧第吉斯歃血為盟互結金蘭。 

一九三九年八月，馬智禮率族內長老前往紅葉部落，在日本官員和漢人的見證下結為兄弟。馬智禮並以雲豹牙和雲豹皮衣做為結盟信物，雙方在結盟儀式中，以天地為證，稟告祖靈：卑南族同意以北絲鬮溪為界，將鹿野高台獵場供布農族居住，雙方共享獵場；爾後雙方族人不得將刀槍指向對方，大家要世世代代像兄弟親人一般相親相愛，直到永遠．．． 

拉扶‧第吉斯也以相同的誓詞，表達布農族會信守諾言，結束過去的世仇，與卑南族人世世代代稱兄道弟。從此馬智禮與第吉斯就以兄弟互稱，雙方也在年祭中互相往來。 

馬智禮以過人的膽識深入敵營不卑不亢地表達和解，又寬容地釋出獵場共享，以及他機智的安內攘外作為，結束了卑、布兩族將近兩百年的世仇，他以智慧締造了和平，迄今都讓原漢社會推崇備至。 

馬智禮的長孫馬來盛也在民國﹝七八～八六年間，請調至延平鄉桃源國中任教，他一再叮嚀布農族子弟不要忘記這段歷史，這是雙方祖先的智慧成就，有五千年悠久歷史的漢人都不易做到，這是卑、布兩族共同的驕傲。 

三年前，布農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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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變起
台灣光復，組義勇隊守護社稷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投降，台灣再次改朝換代，國民政府的接收前進指揮所遲至十月三日才抵達台北，在這動亂的五十餘天，台灣陷入無政府狀態，各地報復搶劫之事層出不窮。馬智禮立即將卑南、布農族及地方青年組成義勇隊，肩負守護社稷安全的任務，他要求大家刀磨利、槍擦亮，等待新政府到來。 

台東廳警務課及日本軍方，唯恐槍械落入歹徒手中，因此將初鹿地區的軍警槍械暫委馬智禮保管，他則將這批軍械安置在龍過脈軍械庫中，並指派卑南族青年隊看管。某夜，一名日本士官因控制不住敗戰情緒，竟放火燒軍械庫，雖經撲滅但已有損失，忿怒的馬智禮當場把該日軍刺死，以樹立「軍威」。 

十月中旬，官派台東縣長謝真抵東，與地方人士組成接收委員會，該軍械雖列入點交，但仍存放於龍過脈。 

台東亂局，派青年隊保衛初鹿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二二八事變爆發，全島蔓延，台東地區在三月二日開始響應，三日上午九時謝真縣長還在縣府與地方人士講話，希望大家不要輕信謠言，勿將事端擴大，讓奸黨有機可趁，有任何問題可以政治解決。但此時起義者即攻入縣府，謝真及部分外省官員倉惶逃走，隨即奔向卑南富商王登科住宅。由於王宅無法給予安全保護，乃向馬智禮求援，漏夜送往初鹿安置。 

四日情勢更為混亂，肇亂者已攻下憲兵隊、警察科、測候站及車站，武器被「強迫」借走，外省官員、老師被毆打，台東地方人士立即組成「台東時局處理委員會」，由縣參議長陳振宗、原住民國大代表南志信共同擔任主任委員，另由馬智禮、王登科、吳金玉、蔣源盛等七人擔任副主委。馬智禮與王登科兩人極力要求以和平手段解決。 

四日當晚，馬智禮決定將謝真等外省官員眷屬近兩百人，漏夜送至初鹿後山，並指派卑南族青年隊守前山，布農族青年守後山，並開啟龍過脈軍械庫槍械，展開保護戰備，拉扶‧第吉斯頭目聽令馬智禮，全力在紅葉及鹿鳴橋護守，不敢懈怠。此時，關山鎮方面則將四十餘名外省人護送至海端霧鹿社，成功鎮代鎮長馬榮通、青年團許添枝則表示靜觀變局不會隨之起舞。 

六日下午，台東情況稍見平靜。七日上午縣府本省籍官員集會聯署要求謝真縣長返府主持，直到民選縣長產生為止。八、九兩日時局管理委員會決議請謝真縣長、陳振宗議長﹝兩人都在初鹿﹞返回縣府安定人心。謝真則回應所有武器都必須繳回。十日謝真在卑南成立臨時辦公室，並曾短暫返縣府安定人心。十二、十三日武器已陸續繳回。十四日中午，馬智禮陪同謝真、陳振宗返回縣府，十五日後恢復正常辦公。台東亂事宣告平定。

免除衝突，功績卓越獲得禮遇 

馬智禮頭目在二二八事變中，臨危受命挺身保護外省官員眷屬，其指派之卑、布青年隊儼如部隊一般，馬智禮指揮若定號令如山，讓謝真等人佩服感恩。他日夜往來台東與初鹿之間，協調折衝，臨危不亂當機立斷，同時堅持用和平手段解決紛爭，才使得台東亂局及早結束。 

因此，謝真下山返回縣府時，馬智禮向謝真表示，此次亂事皆誤聽謠言引起之誤會，希望謝能夠明察，並要求不要槍斃任何一個人，謝真當場允諾，事後果然應兌，台東縣是二二八事變中，全省唯一沒有一人遭槍斃的縣分。王登科在向行政官署報告中，台東縣一人死亡，輕重傷十八人，財物損失一百七十餘萬元。 

事變後進行的綏靖、清鄉行動中，台東縣竟然有一百多件檢舉案件，九十幾人被捕，其中有夾怨或派系恩怨者居多，雖有入獄但後來都陸續被釋回，但辦理自新者竟然多達六百人！ 

馬智禮在事變中保護外省官員避免省籍流血衝突發生的英勇事蹟，立即傳遍全島，謝真縣長等更是感謝馬智禮的救命之恩，特別致贈「道義岸然」匾額以誌這段生死情義。三十六年三月十七日國防部長白崇禧來台「宣慰」，並赴全省﹝除了東部﹞瞭解亂後局勢，二十六日上午在台北賓館接見台東縣平亂有功人士，馬智禮、南志信、陳振宗、鄭品聰、謝真等人前往，白崇禧當面讚揚馬智禮深明大義挺身護衛官員的義舉，讓台東縣未釀成流血事件，是非常了不起的功績。而後在合照中白崇禧部長邀馬智禮居中而坐，文武百官列兩邊，足見白部長對馬智禮的禮遇。晚上，馬智禮與南志信則到廣播電台向省民廣播。 

隨後在白崇禧的請託下，馬智禮陪同白巡迴台灣宣慰同胞達七次之多，馬並將白部長贈給的二卡車布匹及七麻袋的舊台幣，全部贈送給相關人士，一點都不留。蔣介石復行視事後抵台，也特別召見馬智禮與南志信，蔣曾口頭上邀馬到台北住，馬表示他在台東土地很多，也比較習慣山地生活，謝謝總統關心。 

社群共主，八大寇名悖離事實 

當時蔣總統的邀住台北之語，馬智禮認為此乃場面問候而已；直到數年後，總統府將當初保護謝真官員的初鹿後山土地兩百四十甲撥給馬智禮，並將該處命名為「馬智禮山」，這份恩寵才讓馬智禮恍然大悟。 

原來，二二八事變首犯謝雪紅搭軍艦潛逃香港並回大陸，公開抨擊蔣政權，並向國際控訴蔣政權在台灣戒嚴等事，在韓戰爆發之前，國府政權在台灣的正當性確實存有很多挑戰，因此，蔣總統對馬智禮的賜地立名，不僅是招安且是充滿著政治意涵的。﹝此地因未辦理繼承，現已成濫墾地，馬智禮山應當是全省各地設立二二八和平紀念碑最佳、最有意義的地點﹞。 

根據揭密的二二八史料中，三十六年三月十八日蔣經國給蔣主席的密電中就指出「高山族易受勾結易生大事。﹝問﹞高山族有領袖？十五人、八個種族，一蕃社一頭目﹝以一人領導﹞」。所謂八個種族就是卑南族八社，一人領導就是指總頭目馬智禮。 

另有一份軍統局給當時在奉化縣溪口鎮蔣主席的報告中，明確地把馬智禮列入二二八事件八大寇之一，謝雪紅居首，馬智禮第五位，罪名是「擁兵自重」。如今看來，這個指控是何等滑稽、悖離事實！ 

馬智禮是極具智慧的頭目，何嘗不知國民政府派員監視他的言行。當時在其身旁的特工中校李建文，馬智禮不僅收為義子，還為其主婚，馬過世時，李建文不僅具名發喪還扛十字架送往山頭。 

三十六年五月十八日台東縣府要求馬智禮在初鹿召開全縣高山同胞頭目會議，有百餘位頭目出席，表達支持國民政府，該會議也奠定馬智禮在原住民社群共主之地位。次日在台東市召開「追悼歐陽朝祐老師」追悼會﹝台東縣唯一死亡者﹞，以平撫當時的社會人心，謝真在會中再次公開感謝馬智禮的深明大義。馬在致詞時，以日語簡短的說：感謝大家給我滿堂的掌聲，現在我們最需要的就是和平與團結，我們大家要團結起來！ 

謝真縣長於九月十六日辭官返回大陸。 

守護卑南文化
道義岸然，亂世成就患難交情 

馬智禮一八八七年﹝光緒十三年﹞出生於福建，四歲隨父流離逃到台灣後山卑南族部落，父子同時入籍歸化卑南族，因全心接受卑南族傳統文化而被推舉為頭目，原漢社會幾乎感受不到其漢裔血統的氣息。由於其語言天分、過人膽識、智慧和寬恕的肚量，得能化解卑、布兩族近兩百年的馘首世仇，以及奮勇挺身保護官派外省官眷，使台東避免了省籍仇殺的憾事發生。 

南志信年長馬智禮一歲，屬卑南族卑南社，是日本政府刻意栽培的第一位原住民西醫士紳，官餉判任官四級俸，並任官派台東街、廳協議員。國府時期制憲國大及省府委員。 

南、馬兩人是卑南族傑出且備受崇敬的文武二將，在日據、國府時代均受倚重，深受原漢社會的推崇，無人能望渠項背。 

謝真出生於福建，屬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師事吳國楨，是光復後官派第一任台東縣長，在任僅十一個月，歷經二二八事變，又目睹當時貪污腐化政局，因此黯然攜眷返回中國。又因事變亂局，而與南、馬建立生死患難交情。 

馬智禮和謝真都出生福建，馬智禮「落草為蕃」，竟然成為卑南族大頭目名震遐邇。謝真因緣際會擔任後山官派首長，竟然未及一年就黯然返回中國，其中時局混亂派系傾軋不無因素！南、馬、謝及台東士紳，在二二八事變中建立的革命情感，超越了省籍、原漢的藩籬，撫今追昔，人際之間哪有不能和平共處攜手同心？ 

南志信猶如原生種的挺直松柏，馬智禮則是接枝成功的大樹，謝真則是天外飛來的大鷹，因逢巨颱棲息在大樹之間，剎那間留下一幅讓人驚嘆的歷史畫面。 

南、馬自幼相識相惜情逾手足，南一生行醫拿手術刀救人無數，馬持番刀闖蕩叢林，出草狩獵殺人無數；南是卑南族現代

 HYPERLINK "http://www.contentinside.net/redirkey.aspx?wid=1&kw=%u77E5%u8B58" \o "搜尋這個關鍵字的相關內容" \t "_blank" 知識的領航者，漢裔的馬智禮，竟然是卑南族傳統文化的守護者，原漢角色的錯置，而且一個救人的和殺人的，一生莫逆的交情，又是多麼傳奇的劇情。馬智禮無親生後代，其收養之養女馬寶琴即南志信之七女，為唯一延續香火者，因此，馬智禮的後代，就是南志信的後代。 

告老歸鄉，一切榮耀歸於上帝 

二二八事變後，馬巡迴全台七次，也參加綏靖清鄉會議，但接下來的戒嚴政策，白色恐布統治方式，確讓馬智禮失望，如土地政策、山禁、海禁．．．他堅決辭謝國民黨促其參選縣長，稱病告老搬回龍過脈故居安享晚年。
晚年，他將一切的希望傾注於長孫馬來盛，他對國民政府的失望，則反射到對昔日日本文官制度的分明廓然上，他變賣兩百多頭牛和部分土地，籌備兩百萬元要送馬來盛到日本求學，不要留在這裡受教育，但未獲核准。 

四十七年摯友南志信病逝，馬智禮更加寂寞，此時基督教長老教會向其招手，他欣然受洗，並在教會安排下到全省各地證道，並與日月潭毛王爺留下歷史相會鏡頭。 

馬智禮出生苦難中的福建，隨父流離到台灣後山歸化成卑南族人，爾後膺任頭目，這是上天巧妙的安排，指派他來化解卑、布兩族一百六十幾年的馘首世仇，假若沒有卑、布的和平基礎，就沒有二二八事變中，卑、布兩族共同保護外省族群的偉大作為。兩件大事互為因果互相綿延，馬智禮大頭目是上天派來的和平使者，和平的實踐者，是頂天立地永遠的大頭目。 

民國五十五年十月二十日馬智禮走完他的一生。他傳奇的一生有絢爛的經典成就，他不需要落葉歸根，埋骨就是鄉梓地，在初鹿龍過脈的土地上，有他一生摰愛的親人、族人、同胞：：：及芬芳雋永的和平氣息伴隨著他．．． 

此刻他的英靈仍在注視著這塊土地的子孫們，如何賡續他和平的腳步，把一切榮耀歸於上帝！
